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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古村，緣起香港

木木 作者簡介
文史學者、專欄作家。北京大學博

士，研究員。曾赴歐美多國遊學，出
版論著、隨筆、遊記多部。在巴山蜀水
間生活了 24 年，旅居北京、香港各 16
年，現供職於深圳。主要著作有《藏在
地名裏的香港》《深圳十峰》《緣於行
走》《文明之約》《走出荊棘林》

《熱話題與冷思考》《激進溫
和還是僭越》《恩格斯

傳》等。

城中村裏兩座林氏宗祠

陳氏族人的
重慶村與灶下村

在橋頭社區西南部，有一條東西
向的大馬路，名 「重慶路」，全長

22.9公里，由橋頭村直通深圳國際會展中
心。本以為路名取自重慶老家，其實不然，它來源
於路邊的一個古村落——重慶村。說起來，裏邊也有
一段充滿辛酸卻不乏勵志的故事。

重慶村並不是官方名稱，而是該村村民自己的叫法，正式
文本上記載的是灶下村，為橋頭社區五個自然村之一。數百年
來，灶下村一直是橋頭村第二大姓陳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橋頭
陳氏尊宋恩公為始祖，南宋末年因皇室姻親及避元之難，舉家從福建
莆田遷往廣東南雄珠璣巷，繼遷東莞歸德里（今沙井街道）。宋恩公父
親為當朝附馬，本人亦官拜侍郎，遷居歸德里三代之後，其孫敬德公分遷
至橋頭村附近開基創業。當時橋頭一帶已為林姓佔據，林、陳兩族為爭奪土地
水源，衝突不斷。據傳，陳氏一度被悉數驅離橋頭，無處可去，又糾集族眾打回
來，逐漸站穩腳跟後，為慶祝再度建村而取名 「重慶村」。東道主林氏卻不買賬，不
承認 「重慶」而稱之 「灶下」，帶有貶義，意為陳氏只能在林氏灶下找飯吃。

陳氏宗祠始建於清朝初年，清代後期重修，上世紀80年代再度翻修，磚木石結構，三開
間二進一天井二廊坊布局。祠堂佔地約300平方米，比兩座各佔地220平方米的林氏祠堂還大
出80平方米。而且，祠堂外牆門楣上 「重慶村」三個鎏金大字和兩旁 「愛國愛民為世代宗旨，如
兄如弟乃一脈承傳」的楹聯，格外醒目。

在林創基引領下，慕名來到這座頻有歷史文化內涵的陳氏宗祠。祠堂很安靜，一位七十餘歲的長者在
院子裏收拾枯枝落葉，拂拭拜台上的塵埃。長者姓陳，年輕的林姓書記與陳姓大伯隨意地聊着家常，氣氛
其樂融融，完全感覺不出兩姓間舊時的恩怨。陳大伯說，祠堂平常來的人不多，一些木質結構屢遭白蟻侵蝕，
損毀嚴重。他自己偶爾會來拾掇一下，也幫不上什麼大忙，只是盡一份心而已。林創基開陳大伯的玩笑，說他是
大地主，日子過得滋潤，平時的營生就是收租，沒事兒就來祠堂感恩祖宗。筆者作為陳氏後裔，又是重慶人，雖然
彼重慶非此重慶，仍覺親切。遂步入陳氏宗祠，奉上一炷香，向陳氏先人祭拜。

正如劉斯奮所說，嶺南文化自帶一股 「雄直之氣」。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先祖篳路藍縷開村立業的故事，世代流
傳。待參觀完村裏的三座祠堂，不禁想起深圳作家王一憲面對被拆除的崗廈文氏宗祠 「五房祠」遺址時那聲感嘆：如今的
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五房祠內外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故事，它熱鬧過，溫暖過，殘酷過，也轟動過……

橋頭橋頭，，古村落的舊曲新調古村落的舊曲新調
與橋頭村的緣份，始於與一位香港青年的結

識。青年名叫林的熹，祖籍橋頭村，1991 年生
於香港，現為立新湖教育集團董事長，參與創辦

了漢永酒店（橋頭店）、立新湖創意園、深圳市僑聯地
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等企業，並出任福海街道僑聯會副
主席及福海居深港人聯誼會常務副會長。我們的結識，
是參加朋友組織的一次沿深圳河50公里騎行活動。因
為在研究深圳古村落文化，林的熹得知後便極力邀請前
往橋頭村看一看。

深圳的城中村現象是筆者一直關注的課題，但由於種
種原因，對於關外各區更大規模的城中村群落，還沒來
得及涉獵。心想正好藉此機會，把橋頭村作為一個樣
板，擴大一下研究範圍。於是，便有了三次橋頭村之
行。

坳頸涌最初發源於鳳凰山，蜿蜒流入珠江入海口交椅
灣。後來修建了立新水庫，坳頸涌就只剩下從水庫大壩
至珠江口的河段，全長5.06公里。再後來，隨着城市發
展和城中村改造，坳頸涌變成一半明渠一半暗渠，而
且由於西部基圍的開發，入海口從橋頭村改到了和平
村，並催生了坳頸圍這個新村名。

大約在北宋年間，坳頸涌與交椅灣匯合處形成了一
個熱鬧的小碼頭。周邊地區人員來此地經商或做工，
往來頻繁。為了方便河涌兩岸的交流，便在涌上建
了一座石橋。石橋附近日漸成墟，稱橋頭墟，
又名美和墟。以這座石橋為參照，陸續出現
了橋頭、橋西、橋南等地名，進而演變
為村名。橋頭村自南宋中期建村，歷
經800多年風風雨雨，分作橋西、
橋南兩部分，加上鄰近有元朝
初年建村的灶下，以及稍晚
建村的黃屋和新村，逐
步發展成了一個相對
固定的生產生活片
區，昔稱橋頭
大隊，今名
橋 頭 社
區 。

不過，人們仍習慣把這個片區統稱為橋頭村，指代
由五個自然村（橋西、橋南、灶下、黃屋、新村）組
成的行政村。

橋頭社區現有戶籍人口 1678 人，其中 1281 人在改
制後的橋頭股份合作公司擁有股權。社區管理和
服務的人口一度達到15萬人，經優化調整後仍
有8萬多人。目前，橋頭股份合作公司資產
市值近 3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在
深圳市 1746 個城中村中穩居前十名
（因統計口徑不同，橋頭村集體
資產市值多年來在第六名至第
八名之間浮動）。村集體收
入穩步增長，村民除了
房租和店舖收入外，
股東分紅每月可
達一萬餘元。

像橋頭村這樣歷史悠久而又家
底殷實的嶺南村落，是少不了建

祠堂的。祠堂通常由該村的主體姓
氏承建，單姓村一般建一座祠堂，多姓村則

建多座祠堂。橋頭為雙姓村，主體姓氏為林姓
和陳姓，林姓約佔2/3，陳姓約佔1/3。另有文、

鄧、劉、梁等少量其他姓氏，均是後來投親或入贅落
戶的。所以，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橋頭村應有兩座祠

堂，即林氏祠堂和陳氏祠堂。有意思的是，村裏卻建了三
座祠堂，包括兩座林氏祠堂和一座陳氏祠堂。
據《橋頭村志》所載，橋頭林氏為比乾之後，屬九牧堂，源遠

流長，祖籍河南，歷數代，輾轉遷至福建莆田。北宋末年從莆田遷
往廣東南雄，後分遷至東莞萬江村，再遷至黃田村。南宋慶元六年

（1200年）前後，橋頭林氏開村始祖元厚公（振南公）由黃田遷往橋頭落
戶，育可隱、可定、可信、可用四房，繁衍至今歷30餘代。現有族眾1500餘

人，居橋頭者900多人，其餘散居港澳及海外各地。
橋頭村兩座林氏祠堂，一為橋西村的 「可隱林公祠」 ，是區級不可移動文物保護
點；一為橋南村的 「振南林公祠」 ，亦名林氏宗祠。兩座祠堂前各有一方斜卧

石碑，形如一本打開的書，上刻碑文，稱兩祠均始建於明代，重修於清代。
但可隱林公祠大門外另立有一金屬牌匾，是寶安區文廣旅

體局為介紹文物保護點而立，稱該祠堂始建於元代，
橋頭社區新編印的村史畫冊《崢嶸歲月畫橋頭》採

用了這一說法。另據《橋頭村志》記載，兩座
祠堂均始建於元代，且振南林公祠是清嘉慶

年間族人重修祠堂時，由元厚公祖祠改
名而來。

考慮到可隱公是元厚公（振南
公）的兒子，如果上述說法屬

實，可隱林公祠是與振南
林公祠同時代修建的，

甚至先期修建，裏
面就有些故事

了。筆者就
此請教橋

頭社區黨委書記林創基，他說由於年代久遠，
族譜又被毀，村裏已沒有人說得清楚這個事
情。不過，他倒是介紹了家族代代相傳的橋頭
村何以分成橋西、橋南兩部分以及其中的恩怨
糾葛。
振南公舉家遷往橋頭立村後，經數代經營，

漸成規模。四房子孫各有好強者，免不了產生
一些糾紛。後來，由於可隱公夫婦相繼離世，
長房子孫經常受二房、三房欺負，進而發展到
家族祭祀時也不按既定的長幼排序。長房子孫
憤而遷往村子西部，另立新村，尊可隱公為開
村始祖。於是，橋頭林氏一分為二，即橋西村
和橋南村，各立祠堂祭祀。但長房與其他幾房
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就此化解，田邊地頭時有爭
執，1944年兩村還發生家族械鬥。直到新中國
成立後，土地入社，設立橋頭大隊，橋西、橋
南林氏之間的矛盾才逐漸消弭，現在兩村村民
的來往已完全不受影響了。

楊侯宮前的繁盛大榕樹
橋頭村的村民現已搬入新樓房，一片現代化小區，建在當年村邊的田地漁塘上。村

民按每人50平方米、每平方米1500元的成本價購買，村集體再以裝修費補貼的形式返
還。小區被命名為 「橋頭鴻德園」，拔地而起的高樓，咖啡色牆體、藍色落地玻璃窗，

在高天麗日下姿意抒發着深圳原居民的風采和氣派。對面不遠處，矗立着讓橋頭人引
以自豪、據稱為全村帶來好運的石牌坊，設計精美，材質考究，上刻數副楹聯，而

主聯尤其大氣磅礴：橋迎紫氣名村煥采千秋瑞，頭冠青雲盛世昭輝百業昌。
原來的村落被保留下來，變成城中村，不但承載着村民的鄉愁，也演繹着
無數外來打工者的出租屋故事。有的租住者已經在這裏生活了近20年，

成家立業，孩子都已上了初中。那些年久失修完全不能住人的，則以
斷壁殘垣的方式雜陳於橫七豎八的村巷之間。在走訪過程中，不時

圍過來一些村民，向我們講述當年發生在這些老屋中的故事，
如數家珍。一面面土牆，一棵棵老樹，一片片殘磚舊瓦，在

斑駁的夕陽下自帶滄桑，也顯出一份別樣的驕傲。
隨行的橋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是個 30 來歲的年輕
人，當年長的村民指着一段殘破的牆體，告訴他那

就是他家的祖屋，後生仔一臉茫然。筆者忍不住
跟他開玩笑，說你可別小看這段破牆，它可

是你作為橋頭股份合作公司股東的股權證
明書。破舊的老屋，無聲地述說着村

落的歷史。但據林創基講，村裏的
老人陸續故去，年輕人對這些東

西不感興趣，本土文化存在
斷層的危險，如何保護和

傳承，是一個很迫切
的問題。

除了三座宗祠
和 一 些 老

屋，村裏
還有兩

處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築，頗能反
映橋頭村的歷史文化內涵和生活
品位。一是旅居美國的華僑林汝添修
建的私家別墅 「植利樓」，一是作為村民
聚會和節慶祭祀場所的 「楊侯宮」。

植利樓建於1934年，佔地500多平方米，由主
樓和輔樓相連而成，設計精美，建築牢固。主體為
鋼筋混凝土結構，外牆用清水磚砌筑，雖然只有三層加
一小閣樓，但層高足，且為碉樓風格，加上周圍都是低矮
土房，便有些鶴立雞群的感覺。不過，這樣一座精心建造的
豪華別墅，甫一落成即逢時局動盪，主人家使用的時間並不多。
1938年日軍侵佔福永，把別墅闢為關押抗日游擊隊的監獄。解放戰
爭時期，一支國民黨憲兵隊駐扎於此。解放後，別墅曾作為福永公社武
裝部駐地。上世紀70年代，該樓是橋頭大隊的辦公樓和糧倉，並在西邊
院牆開了一道門，便於進出。改革開放後，橋頭村經濟社會迅猛發展，
辦公場所鳥槍換炮，植利樓才棄而不用，直到2005年被列入區級不可移
動文物保護點。

楊侯宮始建於清朝初年，三開間兩進深，佔地約100平方米。宮內供奉
北宋名將楊六郎神像，終年香火不斷。每年春節和特定節日，這裏都會
舉行祭祀活動。聽村裏老人講古，當年外村人攻打橋頭村，楊侯顯靈，
全村大霧瀰漫，外村人馬迷路，敗潰而歸。楊侯宮前有一片小廣場，是
村民集會和休閒娛樂的場所。人來人往中，筆者被廣場邊兩棵巨大的榕
樹吸引。據介紹，大榕樹分別栽種於1962年和1992年，栽樹人是林的熹
的爺爺，時任橋頭大隊負責人。兩棵大榕樹的栽種年份，正是兒子林頌
鎧、孫子林的熹出生次年，想必是借榕樹蓬勃的生機，祈願家族興旺發
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論榕樹：它枝繁葉茂，蒼勁挺拔，蔭澤後人，造
福一方，在調節氣候、綠化環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又具有頑強的生
命力，多麼貧瘠的土地，乃至亂石破崖，它都能破土而出，盤根錯節，
傲首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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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隱林公祠

楊侯宮前小廣場上的巨大榕樹。

橋頭村石牌坊。

深圳橋頭這裏原本是一條河涌的入海口，名坳頸涌。河涌
並不大，水量隨季節變化。涌上有一座橋，橋邊有一座古村
落，名橋頭村。現在，村子還在，涌和橋已不見了蹤跡。眼
前是一條人流車流熙熙攘攘的大馬路，坳頸涌在這一段變成暗渠，類

似馬路下的排水溝。橋頭村位於大馬路的兩旁，街巷分布
和建築格局還依稀可見舊日痕跡，
體量卻大了許多，已成為深圳寶安
福海街道的中心城區，村民生活方式

早已今非昔比。機緣巧合，筆者與橋頭村
結下一份緣，也便知道了這條村落的一些
陳年舊事。 木木 文/圖


